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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陆琦）6 月 19 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第
二次搭载科学家下潜，这次是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副教授
邱建文。据“蛟龙”号试验性应用航次总指挥、国家深海基地
管理中心主任刘峰介绍，此次是“蛟龙”号首次连续第 3 天
下潜。这表明我国载人潜水器性能稳定，初步具备了连续下
潜作业的能力。

当日 怨时 圆苑分左右，“蛟龙”号被布放至水中，大约 员缘分
钟后，“蛟龙”号注水完毕开始下潜。此次下潜的区域与前两日
的下潜区域相同，均是南海冷泉区。“蛟龙”号在水下作业大约
源小时，于下午 员远时左右被回收至母船甲板。

这个潜次是“蛟龙”号首次以科学应用为主要目的的下
潜，主要任务是在冷泉区开展地质采样、生物采样和进行高清
视频记录等活动。下潜人员除了邱建文，还包括国家深海基地
管理中心潜航员付文韬和中船重工 苑园圆研究所“蛟龙”号主任
设计师叶聪。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尴尬的国际话语权

本报讯（记者黄辛）中科院上海生科院计算生物学研究所徐
书华研究组在最新研究中，首次揭示了汉族人与日本人之间在
转录水平方面的差异，并估计了遗传变异对人群基因表达谱差
异的贡献率。有关专家认为，该研究有助于理解基因表达与遗传
变异之间的联系，并为阐明近缘人群之间表型差异的分子机制
提供线索。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医学遗传学杂志》。

中国汉族人和日本人有共同的遗传起源，在外表形态上也存
在很高的相似度。但是人们普遍的印象是，汉族人和日本人在外
表上的差异似乎能被人眼识别出来。那么，从生物学的角度，汉族
人与日本人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性状差异？有多少差异是由于环
境差异导致的？有多少差异是由于遗传因素影响而产生的？

徐书华表示，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一个主要的困难在
于对视觉可见的最终表型如何度量和量化，而这一点在近缘人
群中尤其具有挑战性。因此，研究组决定从可以大规模量化的一

种中间表型———基因表达谱入手，对汉族人和日本人的全基因
组表达谱芯片数据进行系统、细致的分析。

通过比较分析，研究人员鉴定出在两个人群之间存在高度
表达差异的基因，发现其中某些差异表达基因与人体血液和生
化特性有关，还有一些基因与人体身高以及某些疾病相关。

此外，研究人员还进一步估计了遗传变异对基因表达差异
的贡献率，结果显示，对于在汉族人和日本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的基因表达，单个遗传变异的贡献在 7%到 43%之间。这些研究
结果表明，汉族人和日本人的差异，不仅仅是地理、语言和文化
等方面的区别，更是在生物学上存在的系统性差异，这些差异有
可能通过自然科学研究手段精确量化并客观描述。

据悉，该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
学院、上海市科委、德国马普学会、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等机
构的资助。

研究揭示汉族人和日本人基因表达谱差异

姻本报记者甘晓
上海张江科技园区里，张衡路、祖冲之路、蔡伦

路……这些以中国古代科学家命名的街道营造出
了浓浓的科学氛围。

乘坐磁悬浮列车路过张江时，一座类似巨大蜗
牛壳的建筑引起了过往乘客强烈的好奇心。这便是
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上海光源。
穿过一条走廊，前来探秘的《中国科学报》记者

走进了“蜗牛”的内部。灰色是上海光源内部的主色
调，显得稳重而严肃。而螺旋形的加速器通道则是
整个光源内部的主要结构。
“在这个硕大的圆形装置中，注入器提供电子

束并使其加速到所需能量，电子束以接近光速在闭
合环形的真空电子储存环中运行，并在磁场作用下
放出同步辐射光。”站在上海光源大厅里的沙盘模
型前，负责接待记者的上海应物所研究员、自由电
子激光部主任王东告诉记者。
记者很好奇：“加速器通道是全封闭的吗？”
“由于加速器隧道中有辐射，外墙浇筑了 1

米多厚的混凝土，以保证工作人员的绝对安全。”

上海应物所大装置部负责光源工作的闫山川介
绍说。
来到上海光源的中控室，灰色的墙上写着

“格物致知”、“Light&Truth”（光即真相）几个字。
一名工作人员正在监控着十几台同时运行的电
脑。姜伯承博士毕业后便留在这里工作，负责保
障上海光源整个系统的运行。“每年供光机时都
超过 5000小时，除了寒暑假之外，每天 24小时
几乎都排满了。”他说。
“上海光源”光源能量位居世界第四，是世界

上性能最好的第三代中能同步辐射光源之一。
“上海光源”具有建设 60条以上光束线和上百个
实验站的能力，每天可容纳几百名科研人员。这
些实验站便是上海光源发挥作用的舞台。
“同步辐射光有什么用呢？”
王东介绍：“同步辐射光在实验站里‘照

射’到各种实验样品上，科学仪器记录下实验
样品的反应信息或变化，经处理后变成一系列
图像。”
出自上海光源的“光”不仅照亮了自然界的

真相，也照亮了中国科学的未来。

“这些年上海光源帮助中国科学家取得过哪
些成果？”
“上海光源从 2009年开始服务，陆续在各个科

研领域发挥作用。”一边走，王东一边细数着这些年
来科学家利用上海光源取得的重大成果。
今年 1月，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唐幸福

课题组在抗碱金属脱硝（SCR）催化剂研究方面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该研究在控制氮氧化物的排放及
减少大气中颗粒物（PM2.5）污染等方面具有重要应
用价值。

2012年，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中心颜宁、施一
公研究组利用“生物大分子晶体学光束线站”，揭示
了一类蛋白特异识别其靶标基因的分子基础，该成
果还入选了《科学》杂志评选出的“2012年十大突
破”。
更早一些的还有，在 2011年，在“X射线小角

度衍射线站”的配合下，浙江大学教授高超研究组
发现了氧化石墨烯的手性液晶相行为，这项工作为
提出新的结构模型打下了基础。
踏进实验站，十几名科研人员正在紧张地工

作。旁边，一座新的实验站正在修建，身穿灰色制服

的工人正在仔细地安装仪器，身旁的氮气罐正冒着
白气。在这个大型的光源里，基建、维护、服务和科
研工作一样，时刻都在井井有条地进行着。
在高质量地运行上海光源的同时，上海应物所

还在大力开展下一代先进光源的研究。如今，上海
应物所技术团队已经完成“高增益谐波产生自由电
子激光放大饱和”实验，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后世界
第二个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最新的实验结果被该
领域顶尖杂志《自然—光子学》（Nature Photonics）
选为封面文章发表，项目负责人、上海应物所所长
赵振堂也因此接受了该杂志专访。
今年，总长为 300米的第四代光源装置“上海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有望在园区内动工，标志着
我国大型先进光源的发展进入全新的阶段。
“期待同步辐射光源和自由电子激光能为更多

的科学家服务，产生更多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
王东充满希望地说。

照亮中国科学的未来
———走进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上海光源

○主持：张明伟邱锐○邮箱：rqiu@stimes.cn

近日，广东医学院
一位海归博士，因为实
验室研究成果归属问
题，与负责人之间发生
纠纷，自毁试样。

与此同时，东北某
高校的某领导发表一篇
《致青年教师的一封公
开信》宣称，“在团队内
的青年讲师晋升副教
授，其论文可以有两篇
第二作者（第一作者是
团队负责人）。”对此，有
网友直言：“团队精神就
是大老板压榨夺取下面
人员科研成果的借口而
已，凭借这个借口，他们
堂而皇之地夺取下面工
作人员的科研成果。”

这两条消息在一定
程度上表明，现在某些
大学团队建设过程中出
现的急功近利行为已经
严重影响到了团队中青
年学者的成长。

青年学者能否成
长，关乎今后若干年内
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以及
持续的动力。有网友表
示：“在西方学术界，尤
其是日本、欧洲都只认
独立工作。没有独立工
作，研究人员在学术界
一般达不到高位，顶多
在实验室内做高级助
手。”笔者在澳洲科研工
作的经历也为此提供了
佐证：这里的讲师可以
建设自己的团队，而这
些经过多年实践锻炼成
长起来的讲师，通过自
身努力，都有机会成为
学科的领导者。

在笔者看来，团队
建设与青年学者成长之间并不是一个
矛盾的关系。因为团队建设要求的是每
一个学者都要为团队负责的工作作出
贡献，大家整合智慧，一起攻破难题。

为了促进青年学者的成长，团队成员
之间应该只是合作关系，没有上下级之
分。团队内部的每一位学者，在学术上是
相互独立的。每一个人负责不同的问题，
谁解决了问题，学术成果就应当归谁，而
非团队领导。只有这样，团队成员才可能
将精力百分之百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只
有这样，才能够让团队建设与学者自身都
得到很好的发展。

一个优秀的团队负责人，不应只关注
个人的发展，更应该培养并关注团队中青
年学者的成长。青年学者，应是团队中长
期发展重点培养的对象，而不应是被剥削
的对象。只有团队内部青年学者得到好的
发展，团队才能有好的未来。
（作者系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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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19日讯（记者丁佳）今
天，中国科学院第三届人才发展主题日暨海
外人才走进科学院系列活动在北京拉开帷
幕。中科院副院长詹文龙、张亚平出席启动
仪式。

詹文龙表示，今天是中科院各类优秀人
才和海外优秀人才一年一度的“节日”。“中科
院把人才作为立院之本、强院之基、发展之
源。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强化中
科院珍视人才的意识，增进社会各界对中科
院人才工作的了解，为中科院人才吸引和培
养营造更加良好的氛围。”詹文龙说。

在今天举行的活动中，中科院一批优秀
人才受到了集中表彰。与往年不同的是，今
年中科院首次设立了“优秀女科学家奖”和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团队突出贡献奖”，2位
女科学家和 2个团队获此殊荣。

接过荣誉证书，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地
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周卫健颇有感触：“我们
国家现在有 2000多万名女性科技工作者，她
们已经占到了全部科技人才资源的 40%。我
一直认为，女性和男性在科研方面没有什么
差别，女性研究人员已经成为科学研究中一
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此外，在本次表彰活动中，还有 10位 40
岁以下青年学者获得“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
家奖”，50位 35岁以下青年学者获中国科学
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10位高级技能人才
获中国科学院“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另有 47
位来自世界各地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杰
出学者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海外评审专家”。

美国贝勒医科大学药理毒理学家邬楠
专程来中科院“过节”。虽然刚刚经过了 24小
时的漫长旅程，但邬楠仍难掩心中的兴奋：
“我这次要到中科院 4家研究所了解情况，想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合作与工作机会。”

邬楠是通过中国驻美使馆申请到此次
活动的名额的。“报名的人不少，选拔还挺严格的。”她对《中国
科学报》记者说，“现在中国的科研正处于上升阶段，越来越多
的海外学者想回来，不仅仅是为了待遇，更是为了谋求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

和邬楠一样，今年有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日本
等国家的 60多位海外优秀青年学者通过“海外人才走进科学院”
活动来到中科院。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他们将与国内优秀青
年人才进行座谈，深入院属科研单位访问交流，开展合作。

另据了解，2011年，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纲要》，中科院出台了《中国科学院“创新 2020”人才发展战略》，确
定了至 2020年人才工作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举措。

在人才引进方面，中科院坚持高端引领，通过国家“千人计
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417名，占全国的 15%，其中顶尖“千人”3
名，占全国的 60%。同时，针对现有人才，中科院积极响应的“国家
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即“万人计划”，目前也已扎实推进。

姻本报记者潘希
在福建省南部，流域面积 1.4万平方公里

的九龙江上游水流湍急，下游江宽水稳。然而，
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却隐藏着“重重危机”。
“早些年江岸周边农民使用的滴滴涕等农

药,在土壤中一直残留到现在，因此每到丰水
期，随着水土流失，九龙江的水中就能检测出
这种剧毒物质，并且含量很高。”经过多年研
究，厦门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院长洪华生对这
条江很熟悉。

九龙江的水质不但低于渔业水质标准，而
且剧毒物质还有让生物多样性丧失、破坏种质
资源及污染食物链等巨大危害。此类问题引发
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不久前举行的“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论坛 2013”上，专家对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POPs）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国际谈判，力量悬殊

滴滴涕只是《斯德哥尔摩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的多种 POPs之
一。更“可怕”的物质还有六六六、二恶英、多氯
联苯等等。

自 2004年 5月 17日《公约》对中国生效
至今的 9年时间里，中国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来

禁止和削减相关 POPs物质，寻找替代物质，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国际上禁止的 POPs物质，从最初

的 9种，一路猛增到现在的 20多种。并且，这
一数量还在漫长的国际谈判中“悄然”增加。
但国家履约工作协调组办公室处长丁

琼表示：“中国在与欧盟谈话时，力量还十分
薄弱。”原因在于，中国缺少对这些 POPs最
前沿的科学研究。
“对于欧盟国家提出的这些新增物质，

我国几乎都没有开展相关科学研究。”丁琼
解释说，谈判中关于某种 POPs的毒性、产生
原因、传播途径等问题的探讨，完全由欧盟
国家主导。
在科学研究上，“中国对国际新增 POPs

评估工作几乎没有贡献”。作为该国际评估
委员会中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北京大学环境
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建信直言，近些年新
增加的 POPs都是由欧洲国家提出的。
事实上，如短链氯化石蜡等新增 POPs，

中国恰恰是这些物质目前全球最大的生产
国，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谈判过程中的被动，直接带来履约的

被动。
矛盾也就产生于此。如硫丹等部分新增污

染物尚在我国生产和使用，一旦其被列入“黑

名单”，我国就必须“与时间赛跑”，迅速制定出
减排“时间表”，并开展消除和替代工作。
公约是强制性的，必须按照要求执行，定

期接受审查。因此，“这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
家来说，都不是轻易就能完成的。”清华大学环
境系主任余刚深感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减排替代，两条腿走路

在应对 POPs减排任务方面，发展中国家
的压力比发达国家大得多。

2009年 5月 17日，我国按照履约承诺，
停止了滴滴涕、氯丹和灭蚁灵等物质的生产、
使用和进出口。但鉴于庞大的污染基数和各地
经济发展的差距，我国削减、淘汰和控制 POPs
的形势仍然严峻。
以“黑名单”中的全氟辛烷磺酸盐（PFOS）

类物质为例，“一旦我国新增 POPs物质的减
排工作开始，约 15家 PFOS生产企业将面临
减产甚至完全停产状况。初步估算涉及近 500
个工作岗位和千万元的年产值。”胡建信说。
同时，“黑名单”中涉及的问题在发达国

家大多已经得到解决，他们掌握了成熟的技
术，但由于涉及专利问题，这些技术在我国
的使用成本很高。

以石蜡生产行业为例，按照国外替代成

本估算，极端替代情景下其成本超过亿元人
民币。
“我国履约技术的市场还不成体系。目

前只能采用引进加国产化和自主研发相结
合的方式，两条腿走路。”丁琼说。

未来，变被动为主动

在谈判上的尴尬，让胡建信和丁琼都认
为，“应对这种局面，需要科研水平提高和政策
制定上的完善”。
科研工作的局限，使得我国针对生产和使

用新增 POPs的风险管理评估，缺少充分资金
和技术转让需求分析。同样，科学研究信息的
不足，使得政府决策也面临困难。
根据国际上的研究，被列为潜在 POPs的

物质有 610种，其中 426种，也就是约 70%存
在于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中。而在北极监测
出的 120种污染物中，74种存在于中国现有
化学物质名录中。
“对于这些物质中的绝大部分，中国都没

有开展相关研究。”胡建信说，中国亟须尽快评
估现有候选新增化学品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调
查候选新增化学品的生产、使用和进出口情
况，并研究中国参加公约新增 POPs审查等相
关国际谈判的对策。

6月 18日，在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城郊森林公园，工人们为峡江水利枢纽工程水淹区移植过来的
名木古树搭建遮阳棚。

目前，峡江水利枢纽工程水淹区的名木古树抢救性迁移工作已基本完成，共转移樟树、枫树、椤木、
石楠、槐树、罗汉松等 3000余棵。 陈福平摄（新华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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